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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新雨后

走进鲁山花瓷艺术馆，就被一种

淋漓的元气包围，生动的是新生花瓷

的灵妙，氤氲的是千年以远汉唐花瓷的

气韵。步移物换，满眼都是流动不息的时

光，都是花瓷人起承转合的匠心与辉

煌！

由小渐大的《鲁山花瓷腰鼓》，“一

鼓作气”，从鲁山瓷乡段店到洛阳再到

长安，从唐玄宗的手边、杨贵妃腰肢，

来到故宫博物院。技艺潜行 600载，最

终在袁留福的指尖上浴火重生。匠人

也是诗人，匠心也是画心。袁留福，一

个庄稼地里走出来的鲁山花瓷传承人，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中原大工匠……他胸中千山迢递、万川

奔涌的激情与才华，他历尽艰辛而不悔

的家国痴情，物化为这无以言说的花瓷

造物，沉稳厚朴又风华流丽，是人类智

慧的凝固，是自然造化的天成。

那对沉静的《金斑铁锈荷口瓶》，

守着腾飞于云端的飞龙画屏，瞬间定

格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大事件，让金声

玉振的编钟也息了声。

羊角勾卷，与底部的蝙蝠头遥遥

相对，这寓意富贵平安的《三羊开泰》，

灯光下，厚重的黑与红与浅嫩的黄，相

融相守，冲击人的眼，温暖人的心，果

然是吉祥如意。

与《空》相对，若是倒空胸间的一

切渣末，让茫茫瓷意波荡而远，人就会

慢慢沉进云烟万事不挂心的虚静……

匠心出精品，创意新颖的山水瓷，还

有《竞秀峰》《和合峰》《大将军》等，胎质

厚润、器型丰满、色彩纯正，云卷水舒，飞

流琴音，件件都是妙手偶得的杰作。

记得上次采访时，袁留福指着一

件看起来拙朴无华的“执壶”，说仿古

如古。曾有人拿去做旧，冒充古董，连

专家都看不出来。几年过去，经过对

烧制工艺不断改新和完善，在恢复传

统器型烧制工艺的基础上，他的新产

品更是锐意勃发：造型别致的茶具、餐

具等日常用品，和极具地域特色的文

创旅游器型——大将军峰、带有滤网

的文创鹰城杯、墨公茶具等，先后获得

国家专利 20多项。他的作品还多次被

多个国家及省级文化馆收藏。实至

名归，袁留福获得了“中国陶瓷行业

‘十三五’科技创新先进个人”“河南

省工艺美术大师”“第六届中原大工

匠 ”“ 平 顶 山 最 美 科 技 工 作 者 ”等 称

号。

如果说得天独厚，袁留福的确是

个幸运的人。鲁山陶瓷，始于汉，盛于

唐宋，被誉为“钧之源，汝之母”。离县

城不远的段店，就是鲁山花瓷发祥地，

在这里，古人创造性地采用彩斑装饰艺

术，一举打破了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釉

格局。出土羯鼓残片证明，正是段店烧

造出了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那件孤品

——唐玄宗宴乐时亲自击打的羯鼓。

2006 年 5 月段店古瓷窑址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2022 年 8 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陶瓷分会在景德镇陶瓷大

学宣布成立，袁留福当选为理事。

世间自古有情痴。那温婉如玉的

一杯一壶一勺一盏，无一不是袁留福

多年执着于花瓷创研的苦思妙想。大

自然将高古的造化蕴藏在火与泥中，

是人的智慧与才华片风丝雨吹息而

至，唤醒了它们沉睡千年的梦，使之幻

化为会欢笑、会唱歌的器物。可以说，

当今的鲁山花瓷就是袁留福，袁留福

就是鲁山花瓷。俗世的名号和标签是

有价的，袁留福的精神世界却是无可

称量的。

我知道，袁留福说出来的很少，涌动

和流淌在心里的一定还有很多……

“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

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辰

清风吹拂着童年的梦

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

歌声诉说过去的故事

歌声句句都是爱的叮咛……”

借张也的《人间第一情》，聊表袁

先生对鲁山花瓷，对他珍爱的传人和

职工，对他手把手教授过瓷艺的大学

生们，和他多年如一日授手援溺的深

情与大爱，愿鲁山花瓷大业，随着袁留

福们的足迹，走遍世界，走向更深更远

的未来。

又是一个加班晚归的夜。

打开车窗，晚风拂面，竟隐约感

觉到一丝微凉。突然想起，已

近农历七月中，正是暑气渐消

的 时 节 ，也 是 思 念 渐 浓 的 时

候。因为，中元节将至。

不觉间，车行至一个熟悉

的路口，那条路通往二叔家。

透过幽暗的路灯，隐约能看到

那扇熟悉的大门。此刻，多么

希望这扇大门会突然打开，二

叔微笑着走出来。虽然我无比

渴望这个场景的出现，但心里

明白，这个场景永远不可能再

现。二叔已经离开我们整整

30年了。

有人说，亲人的离去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总会

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想起，然后鼻子一酸，泪流满面。此刻，

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

生于 1955年的二叔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 68岁了。如果

没有那场意外，此刻，他也许正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吧。但人生

是一连串的随机事件，永远无法预料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一场猝

不及防的车祸，使二叔的生命历程戛然而止，永远停留在了38岁。

父亲有两个弟弟。小时候，在兄弟三人中，二叔是最容易被忽

视、最冷落的那个。他也曾半开玩笑地向爷爷奶奶抱怨过：老大

宠，老小娇，干活受气正中腰。他嘴上虽这么说着，活儿却从来没

有少干过，孝心也从来没减过。

二叔打小就聪明。听村上的老人们说，二叔上中学时经常是

手里拿着课本，桌下藏着小说。也没见他怎么用功，但几乎每次考

试都是年级第一。

高中毕业后，二叔参军。因为在部队表现优异，第二年就提

了干。四年后，他从大连转业，在离家 20 余里外的小县城里安

了家。

那个时候，同为军人的父亲尚未转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独自在

县城工作生活，很是辛苦。一到周末，二叔就会把我和弟弟接去他

家，一来和堂妹一起玩儿，二来顺便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改善生活。

记得二叔最常做的是饺子。印象中，二叔擀饺子皮从来不用

擀面杖，而是拿一个啤酒瓶，一手捏皮一手擀。他说这是在部队里

学到的绝活。做馅、擀皮、包饺子、下饺子、端上桌，一气呵成。

多年以后，我成家了，也学会了给孩子包饺子。每当看着孩子

大快朵颐，我就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欣慰至极，一如当年二叔望

着我们一样。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父亲都是古板严肃的，二叔却不同。他亲

切、和蔼、开明。即使我们偶尔犯了错，他也从不居高临下地指责，

而是耐心地教育引导。他从来不把孩子看成是父母的附庸，真正

做到了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

二叔为人豪爽仗义，是他们战友圈的主心骨。每到周末或节

假日，战友们都会习惯性地到二叔家聚会。二叔也总是提前准备

好酒菜招待大家。

记忆中，每次聚会，二叔都会备一只烧鸡。在厨房拼盘时，二

叔总会习惯性地把鸡腿、鸡翅先撕下来分给孩子们吃。他说，大人

们喝酒吃东西没啥讲究，好吃的给孩子们留着。下酒菜他也分成

两份，一份给大人，一份给孩子。就这样，每次聚会，客厅里总是大

人一桌，孩子一桌。大人们举着酒杯高谈阔论，孩子们端着饮料嬉

笑打闹。

一念秋风起，一念思念长。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一幕，我总

会不由地感慨：如果时光能停留在那一刻该有多好，这样他们就能

永远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我们也会永远天真无邪、烂漫无忧，那场

意外也许就不会来，二叔也就不会离开。

小时候总是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节日？长大后才

慢慢明白，其实每个节日存在的意义都是一种提醒，它们就像一个

个闹钟，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

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忘却才是。

一年一中元，一岁一追思。希望每一位逝者都能被铭记，每一

个亡魂都能被缅怀。人生苦短，如昙花一现，但因为有着爱与记

忆，生命会变得永恒。正如诗人坎贝尔所说：“活在活着的人心里，

就是没有死去。”

秋风寄思念

世间自古有情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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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稻谷田会是什么样子呢？

脚步还没有抵达，心已经出发。

当然，距离收获的日子还有些时

间。农作物和秋果们都在忙着灌浆，

酝酿丰收。

我们的车子停在村广场上。无论

是越野还是大巴，宽阔的广场有足够

的容量承载慕名而来的客人们。朴素

的民居、石桥流水、菜畦瓜地，四周青

山为屏，山坳里的小村宁静地像一幅

画。

通往山上的路依然保留着它最初

的模样。有黄土，有砂 石 ，有 低 于 路

面 的 漫 水 桥 ，还 有 三 两 步 就 能 跨 过

去 的 木 桥 。 上 山 前 ，朋 友 特 意 为 我

准 备 了 一 把 竹 杖 。 笔 直 的 干 ，闪 着

亮光的青碧色，轻盈可手，更像一件

装 饰 品 。 看 看 手 中 的 竹 杖 ，抬 头 仰

望，但见密林重遮，山泉欢悦，山顶是

个什么情形完全无法想象。

愕然之余，多了几分困惑。如果

不是有人带路，这个属于豫西鲁山县

江河新区的小村庄实在是默默无闻。

它 远 离 城 市 ，也 没 有 什 么 著 名 的 风

景。附近除了有个颇具规模的江河机

械厂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色。但

朋友说，你来看看，感受一下就知道

了。

我们循着泉声上行。

有薄雾在峰顶与半山间萦绕。微

风过处，像乳白色的轻纱，飘忽游移，

给这朴拙的大山增添了许多灵秀。

潮湿的空气中，土石的味道、草木

的味道、山果的味道混合成一种大山

特有的粗粝，冲淡了我们身上习惯性

的拘束与矜持。不是假日，空谷幽寂，

除了我们，只有泉声、风声与鸟鸣。茅

草覆盖的小径干净松软，陈年的落叶

在山道上积了一层又一层，踩上去无

声无息的。

山路上还留着水的痕迹。有的渗

入了砂石路下，有的仍藏在草丛底，不

知不觉就打湿了裤脚。

溪谷幽深，那是积年的雨水冲刷

而成。谷中巨石错落，泉水在山势落

差中飞溅跳跃，蜿蜒下行后又在转角

处沉积成潭。潭水清澈见底，看得见

水底的落叶与蔓草。有小鱼在水中凝

然不动，你一伸手，还没有碰到水面，

它们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

朋友在新成立的江河新区工作，

曾在稻谷田驻村三年，这条路她不知

道来来往往走了多少趟。她说，我刚

来时，也像你一样一惊一乍的。因为

这儿真的是太美了。它的原始，它的

朴素，它的纯净，像一张巨大的滤网，

隔绝了许多的繁杂与喧嚣，让人心安，

让人踏实。

她经常上山，很多时候是为山上

仅有的几户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

难。

曾有一户人家因为吃水问题犯

难。天太旱，家里的水井干了，自来水

离得太远无法接通。她和同事们来了

好几趟，想动员这家人搬下山。可村

民舍不得老宅，不愿搬迁。那些日子，

她们顶着高温奔波在山路上，在附近

寻找水源，找来施工队打井蓄水，铺设

水管，最终把纯净的山泉水引入村民

家中。

除了平日里给山上的村民送医送

诊，送政策送宣传，秋冬季防火，春夏

季防洪，村子里的工作具体而琐碎，上

山便成了家常便饭。忙碌之余，她经

常一个人坐在山顶的大石头上发呆，

听春天的鸟声，听夏日的蝉鸣，听穿过

竹林的风像涛声一样在山谷中回响，

听山泉水像恋人似的细诉低语。沉浸

其间，再多的辛苦都忘记了。

我们就这样闲闲地聊着天，慢慢

地往山上走。

除了大片的竹林，山上的栗树也

是村里的一宝。伏牛山独特的气候和

土壤使这里的板栗乌黑油亮，甘甜软

糯，不出村就被外来的客商高价收购

走了。稻谷田的村民们爱着家乡的

山，护着山上的林，一代代养护着满山

的竹林和栗树，既留住了绿水青山，也

发展了乡村经济，实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

接近山顶，路面上有许多不规整

的石块分布散落。轻巧的竹杖此时派

上了用场。雨后的落叶在脚下有些湿

滑，石块上斑驳的青苔仿佛仍是当年

宛洛古道上的那些青苔，神秘久远。

遥想昔年，那些风尘仆仆的丝绸商人，

带着满载而归的驼队与骡群，也曾在

这里饱饮过稻谷田的山水秀色吧。

靠着竹杖的支撑，我们走走停停，

有时还需要手脚并用地攀爬。汗水湿

了头发，迷了眼睛，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似乎都在全力以赴地舒张。久违的通

透和畅快，竟让我无端生出一种不到

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的交流时断时续，常常被不

知名的鸟声所吸引。隔着竹林，或者

隔着一段山路的转角。鸟声清冽婉

转，像叶子上存留的露珠，玲珑剔透。

偶尔会有一只松鼠突然出现在视野

里。你若站着不动，它甚至会停在树

干上对你凝望片刻，转眼又消失在高

高的枝桠间。

阳光透过密叶的缝隙，漏下斑驳

的光，使这空寂的山林越发地清幽。

此时此地，所有附加在生命中的那些

浮华与魅惑，都变得遥远而模糊。只

有这纯净的自然，才是生命本真的家

园。

站在山顶回望的时候，有一刹那

的眩晕。左右近旁，全是莽莽苍苍的

林海。山涧沟壑完全隐没于林中，连

上山时的路径也不见了。我们像两粒

微尘，迷失在青山之巅。

我突然又想起了稻谷田，朋友笑

了，这儿就是稻谷田的地界呀。

原来，稻谷田是个古老的村庄，曾

以种植稻米而闻名。如今，保护和开

发荒山，大力发展林果业，打造乡村文

旅特色是她们工作的重点。

保留原生态，开发附加值，这是稻

谷田村早有的规划。

秋已至，收获不远，朋友邀我中秋

再来。我想，她说得对，每一个来过的

人都会对这个美丽的山村念念不忘。

最动人的美总是无需刻意打造的。人

如此，山水亦如此。


